
白居易在杭州的诗佛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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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
: 白居 易一生诗情不减

,

佛缘弥深
。

白居 易学佛
,

无宗派分别之见
,

禅教净兼

学并修
,

与各宗高僧均有密切交往
。

唐穆宗长庆二年 ( 82 2) 他 由中书舍人外放杭州刺史三

年
,

留下 了辉煌的篇章
。

本文对白居易在杭州创作的与佛教有关的诗篇作品进行了分析
,

可

以看出
,

这些作品永远感染着虔诚奉佛的僧俗四众
,

启迪着到杭州旅游观光的男女老少
,

是

一笔宝贵的历 史文化遗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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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居易的一生
,

与诗与佛
,

都结下了不

解之缘
。

他曾明确讲过
: “

乐天
,

佛弟子也
。

备闻圣教
,

深信因果
。 ”

在 《爱咏诗》 中更

如是 自画
: “

辞章讽咏成千首
,

心行归依向

一乘
。

坐倚绳床闲自念
,

前身应是一诗僧
” 。

《闲吟》 一诗坦陈 : “

自从苦学空门法
,

消尽

平生种种心
。

惟有诗魔消未得
,

每逢风月一

闲吟
” 。

《山中独吟》 则自我剖析 : “

人各有

一癖
,

我癖在章句
,

万缘皆已消
,

此病独未

去
。

每逢 美风景
,

或对 好亲故
,

高声咏一

篇
,

恍若与神遇
。

… …
”

完全可以这样说
,

无论离开了诗
,

还是离开了佛
,

也就没有历

史上如是一个白乐天
。

白居易在踏人仕途之前即与僧人有很多

接触与交往
,

并开始信佛
。

博取功名走上仕

途之后
,

官场的险恶
,

家庭 的变故
,

人生的

无常
,

使他更加倾心佛学
,

从中寻找安身立

命的精神支柱与慰藉
。

他每到一处
,

总是遍

历寺院
,

广结方外之交
,

并深研佛学
,

虔诚

修持
,

以为净心修养与脱苦避险之法
,

同时

往往会留下一些诗章
。

他一生诗情不减
,

佛

缘弥深
。

白居易学佛
,

无宗派分别之见
,

禅

教净兼学并修
,

与各宗高僧均有密切交往
。

晚年则笃信虔修净土念佛法门
,

还专门写了

一首 《念佛诗》
,

里面写道
“

行也 阿弥陀
,

坐也 阿弥陀
。

纵饶忙似箭
,

不废阿弥陀
。

… … 日
.

夕清净心
,

但念阿弥陀
。 ”

可见其念

佛之诚
,

念佛之勤
。

时隔近 300 年后
,

北宋

大文豪苏轼在 《吊天竺宝月大师》 诗中还特

地写到
“

乐天不是蓬莱客
,

凭仗西方作主

人
。 ”

明代著名高僧
、

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八

代祖师
、

杭州云栖寺株宏莲池大师对白居易

的学佛修持有很高的评介
,

明确肯定 白居易

等四公 ( 另 三位 为 苏轼
、

张抡
、

张 商英 )

“

虽西方瑞应史未详录
,

而据因以考古
,

不

生西方将奚生哉
” 。

也就是说在莲池大师看

来
,

白居易这位
“

诗僧
”

终于修成正果
,

如

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
。

自居易是唐穆宗长庆二年 ( 8 22) 由中

书舍人外放杭州刺史的
,

在杭州一任三年
。

杭州是江南都会
,

风景胜地
,

且有
“

东南佛

国
”

之美誉
,

优美如画 的湖山之 间梵刹遍

布
,

高僧辈出
。

佛缘深厚的白太守在杭州更

是如鱼得水
,

他游山览寺
,

广交名僧
,

品茗

论禅
,

诗文酬唱
,

不亦乐乎
。

孤 山
、

南山
、

灵隐
、

天竺
、

玉泉
、

龙井
、

凤凰山
、

云居山

… …
,

杭州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诗人游历的

足迹以及千古传颂的诗篇
。 “

江南忆
,

最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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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杭州
” ,

这一千古绝唱真切地表达了白居

易对杭州的深深依恋
。

山水乐
,

方外交
,

诗

佛缘
,

构成了他在杭州充满情趣与欢乐的生

活图景
。

白居易在杭州的方外之交
、

诗佛之

缘给杭州历史人文留下了辉煌的篇章
,

宝贵

的财富
,

这是杭州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
。

下

面让我们拣择其中几个片断
,

与
“

诗僧
”

白

学士一起分享山水乐
,

体味诗佛缘
。

一
、 “
鸟案

”
问禅

白居易早就心仪杭州
,

接到赴杭州的任

命
,

他是很喜悦的
,

也很感激皇上对他的垂

顾
。

赴任途中
,

他有一首 《长庆二年七月 自

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》 的诗写道
“

余

杭乃名郡
,

郡郭临江祀
。

已想海门山
,

潮声

来人耳
。

… … 闻有贤主人
,

而 多好山水
。

… …策马度蓝溪
,

胜游从此始
。 ”

可见他多

么向往杭州的
“

好山水
” 。

那个年代交通不

便
,

再加一路上朋友迎请
,

官员接待
,

沿途

又游览山水风光
,

参访寺院僧人
,

到达杭州

任上已是秋末冬初
。

他主管一大州郡
,

政务

繁忙 可想而知
。

新官上任
,

又岂敢掉以轻

心
,

钟情山水的他一时竟无暇出游
。

而且是

年冬天
,

杭州天气特别冷
,

使年近半百的他

旧病复发
,

连州务难免也有所影响
,

游访更

是难以成行
。

他身心疲惫
,

又一次切身体会

到
“

人生无常
”

的真实不虚
,

在 《晚岁》 诗

中他无奈而不安地哨叹
“

病难施郡政
,

老未

答君恩
” ,

内心深处不由发出
“

惹愁谙世网
,

治苦赖空门
”

的感慨
。

第二年春天
,

白居易的身体好转起来
,

杭州春天 的景色更是迷人
,

乃游览的好时

光
。

新太守经过一冬的艰苦努力
,

郡务也基

本理顺了
。

于是他忙里偷闲带了一些人
,

出

去踏春赏景
,

游山访僧
,

雅兴大发
。

他首先

想到的是老朋友道林和尚
。

道林
,

字圆修
,

杭州人
,

9 岁出家
,

乃唐代著名禅僧
,

属禅

宗旁支牛头法融 (禅宗四祖道信的弟子
,

与

五祖弘忍为同门师兄弟 ) 的法统
,

余杭径山

寺开山祖师道钦的弟子
。

在道林去长安参访

期间
,

白居易即与其有所交往
,

颇为投契
。

道林返杭后
,

先住孤山永福寺
,

后在秦望山

凤林寺前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搭建的巢窝

中栖居达 4 0 年
,

旁有喜鹊筑巢并居而相安

无事
,

因此人称
“

鸟案禅师
” 。

两人别后重

逢
,

自然十分高兴
。

白居易向其参礼请教佛

法
,

禅师的回答既平常又深蕴禅机佛理
,

遂

成禅宗一段著名公案与人文佳话
。

太守关切地说
: “

禅师住处甚危险
。 ”

禅

师却说
: “

太守危险尤甚
。 ”

太守不解
: “

弟

子位镇江山
,

何险之有?
”

禅师答 曰
: “

薪

(一作心 ) 火相交
,

识性 (一作浪 ) 不停
,

得非险乎 ?
”

太守若有所悟
,

是啊
,

业火煎

迫
,

妄念不息
,

官场固然甚为险恶也
,

自己

不就是因为京城官场派系倾轧
,

为避凶险而

主动请求外放的吗 ? 太守心服
,

于是咨问佛

法
: “

如何是佛法大意?
”

禅师答曰
: “

诸恶

莫作
,

众善奉行
。 ”

太守接 口 : “

三岁孩儿也

解惩么道
。 ”

禅师曰
: “

三岁孩儿虽道得
,

八

十老人行不得
。 ”

太守犹如遭当头棒喝
,

猛

然有省
,

是啊
,

佛法无什稀奇
,

真理是简单

的
,

释迩世尊早就 明确开示
: “

诸恶莫作
,

众善奉行
,

自净其意
,

是诸佛教
。 ”

关键不

在于言说
,

而是真正去落实啊 ! 白居易于是

恭恭敬敬作礼而退
。

故事很平实
,

话语很平

常
,

却包含着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
,

永远值

得人们不断地去咀嚼品味
。

以后两人多次往

来
,

以诗文酬唱的形式
,

切磋佛理
。

白居易

以弟子身份虚心请教
,

禅师也 以诗文作佛

事
。

《景德传灯录》 记载
,

一次白居易就浮

生与梦幻 的关系以诗向
“

鸟案
”

问禅
,

诗

曰
:

特入空 门 问苦 空
,

敢将 禅事问禅

翁
。

为当梦是 浮生事
,

为复浮 生是 梦

中
。

禅师阅后
,

应病与药
,

即和一诗以解粘去

缚
,

诗云
:

来时无迹去 无踪
,

去 与来 时事一

同
。

何须更问浮生事
,

只 此浮生是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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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。

显然白居易还有分别心
,

未能悟透佛法真

谛
,

道林和尚则扫荡一切分别
,

深契不二法

门
,

原本去来一如
,

人生是梦
,

无有分别
。

白居易经禅师指点
,

深获法益
。

他对禅

师越加敬佩
,

此后两人交往愈深
。

白居易在

《鸟案和尚赞》 中如是称扬禅师 :

形赢骨瘦久修行
,

一袖麻衣称 道

情
。

曾结草庵倚碧树
,

天 涯知有鸟案

名
。

禅师的形象
、

气质
、

特点表达得十分传真
,

禅师是名闻天下的得道高僧
,

白居易对禅师

的由衷敬佩之情溢于言表
。

二
、

孤山游居

去秦望山
,

到凤林寺
,

可以泛舟
,

可以

陆行
,

可循北山而进
,

也可沿着白沙堤经孤

山跨西冷桥而达
。

无论走那条线路
,

小巧玲

珑
,

充满灵气的孤山不在脚下
,

也在眼 中
。

孤山有多所寺院
,

永福寺 ( 亦名广化寺 ) 是

规模最大
,

最具特色的一座
。

它依山营造
,

殿堂错落有致
,

雕梁画栋
,

飞檐翘角
,

琉璃

结顶
,

极为庄严辉煌
。

长庆三年春
,

白居易

造访道林
,

就是踏着 白沙堤
,

先畅游 了孤

山
,

观赏了永福寺
,

荡涤了身心
,

轻松愉快

而去的
。

孤山离城不远
,

白太守疏浚西湖并

整修了白沙堤
,

对白沙堤有着特殊的情感
,

许多次踏着白沙堤去孤山 (他作为刺史
,

为

官一任
,

体恤百姓
,

政绩卓著
,

尤其是他主

持的包括整修白沙堤在内的西湖水利工程福

泽黎庶
,

他还 专门 用通俗易懂的 白文撰写

《钱塘湖石 记 》
,

以 晓喻后任 和百 姓爱护 西

湖
、

保护环境
,

深蕴 着他 的一片爱民慈心
,

这也是他依佛言教
、

行菩萨行 的生动体现
。

百胜不 忘太守的恩泽
,

为感谢纪念太守的功

绩
,

将白沙堤称为
“

白公堤
” ,

白堤之名 一

直沿用至今 )
。

诗人踏着白沙堤一路春行到孤山
,

面对

赏心悦 目
、

秀美迷人
、

生机勃勃的西湖春

色
,

心情一下子轻松昂奋起来
,

政务的繁忙

和官场的烦恼瞬间烟消云散
,

湖
、

山
、

堤
、

寺
、

亭
、

树木
、

花草
、

人马
、

燕莺
· ,

一映人

诗人的眼里与心中
,

他以独特的观赏审美能

力把它们有机组合成为一首传唱不绝的诗篇

《钱塘湖春行》
,

诗曰
:

孤山 寺北 贾亭西
,

水面 初平云脚

底
。

几处早莺争暖树
,

谁家新燕啄新

泥
。

乱花渐欲迷人眼
,

浅草才能没 马

蹄
。

最爱湖 东行 不足
,

绿杨 阴里 白 沙

堤
。

孤山美景常使诗人流连忘返
,

有时要到

夕阳西下时才依依不舍返城
。

一次孤山雨后

晚归
,

永福寺的琉璃金顶在夕阳与湖光的映

照下金光明灭
,

与西湖
、

孤山等周边环境相

映成趣
,

恍如蓬莱仙宫
,

诗人逢 此美景
,

“

恍若与神遇
” ,

情不 自禁
“

高声咏一篇
” ,

于是留下了描绘孤山胜境壮观景象的千古绝

唱
:

柳湖松 岛莲花 寺
,

晚归动挠 出道

场
。

卢桂 子低 山雨 重
,

拼桐 叶战水 风

凉
。

烟波淡 荡空摇碧
,

楼殿参差倚 夕

阳
。

到岸请君 回 首望
,

蓬莱宫在水 中

央
。

诗人爱此处 山水之美与寺院环境之清

幽
,

索性在孤山寺旁构建一阁
,

既方便与僧

人的切磋交流
,

又可在此休憩习净
。

他还植

竹于阁旁
,

名之为竹阁
。

白居易忙里偷闲幽

居一宿或小住儿 日
,

静坐养生
,

参悟佛理
,

感到特别舒心惬意
。

他在 《咏竹阁诗》 中写

道
:

晚坐松檐下
,

宵眠竹阁间
。

清虚当服药
,

幽独抵归山
。

巧未能胜拙
,

忙应不及闲
。

无劳别修道
,

只此是玄关
。

后人曾在竹阁画白乐天像以作祭祀
,

后

来又改成
“

四贤堂
” ,

纪念与孤山有缘的四

位历史名人
。

长庆四年
,

因穆宗驾崩敬宗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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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,

宫廷斗争中被奸相李逢吉挤出相位的诗

人元棋在外放途中特地来杭会老朋友
,

两位

至交携手同游孤山
,

见孤山寺内石壁上镌刻

有 ((法华经》
,

元微之即兴书写 《石壁法华

经记》 镶嵌其上
,

使之大为增色
。

孤山因

白
、

元两位大诗人而声誉更隆
。

三
、

佛缘广结

玉泉寺
,

又名清涟禅寺
,

后世曾改名净

空院
。

该寺位于灵峰青芝坞
,

因有色白如

玉
,

晶莹澄澈的
“

玉泉
” 、 “

清涟
”

而闻名
。

一次
,

白居易拄杖来到玉泉寺
,

面对清澈的

玉泉
,

万缘放下
,

寄情山水
,

心闲神定
,

兴

尽下山
,

不亦乐乎
。

有玉泉诗记之曰
:

湛湛玉泉色
,

悠悠浮云身
。

闲心对定水
,

清净两无尘
。

手把青苹杖
,

头戴白纶 巾
。

兴尽下 山去
,

知我是谁人 ?

在环境清净无污染的地方
,

太守摆脱了

杂务
,

心境清净无烦恼
,

身心闲适而 自在
,

犹如隐逸闲道人
。

报恩寺唐贞元年间建于西湖东南凤凰山

东麓的万松岭畔
,

寺内有洗云池
、

舞凤轩
、

铜井等景点
,

烷云池尤为奇特
,

妙不可言
。

白居易以诗人
、

禅者特有的审美力与感悟

力
,

言人之所不可言
,

将烷云池的轻灵飘

逸
、

览之怡人的景色与鲜活空静的境界生动

传神地再现出来了
。

诗云
:

白云本无心
,

卷舒长 自洁
,

影落一鉴空
,

可流不可涅
。

鸯飞鱼跃间
,

山下俱澄澈
。

此意难与言
,

览之自怡悦
。

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曾诏告天下
,

各

郡以
“

开元
”

为额建一大寺
,

杭州郡的开元

寺建于云居山与清平山接壤处
,

为唐代名

刹
,

规模宏大
。

该寺环境十分幽静清新
,

是

杭州最早栽种牡丹的地方
,

也是观赏牡丹的

最佳去处
。

白居易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地

方
,

曾携酒进寺观赏牡丹
。

徐凝 《开元寺赏

牡丹》 有
“

此花南土知难栽
,

惭愧僧间用意

栽
。

海燕解怜频脾院
,

胡蜂未识暂徘徊
。

虚

生芍药徒劳妒
,

羞杀玫瑰不敢开
。

惟有素苞

红尊在
,

含芳只待舍人来
。 ”

这里的
“

舍人
”

即指曾任中书舍人的白居易
。

.

招贤寺在西湖北山葛岭下
,

背山面湖
,

风景独好
,

曾是著名律寺
。

寺内有一种烂漫

的山花香气袭人
,

特别可爱
。

白居易进人寺

内
,

山花扑人眼帘
,

犹如仙物
。

不禁诗兴大

发
,

出口成章
:

何年植 向仙坛 上 ? 早晚移栽到 梵

家
。

虽在人间人不 识
,

与君名 作紫阳

花
。

诗成还冠上一段 ((紫阳花诗序》 : “

招贤

寺有山花一树
,

色紫花香
,

芳丽可爱
,

颇类

仙物
,

而无人识者
,

因以紫阳花名之
。 ”

无

名山花
、

著名律寺有幸
,

紫阳花因诗人而得

名
、

而闻名
,

招贤律寺因诗人
、

因紫阳花而

清誉更著
。

四
、

灵竺深情

白居易最爱灵竺的山水
,

最喜灵竺的寺

院
,

与灵竺的僧人交往最多
、

最深
。

灵竺是

名僧辈出云集
、

杭州佛教文化荟萃之地
,

虽

然离城远了些
,

但只要一有机会
,

白居易就

会往灵竺跑
。

诗人自述
“

在郡六百 日
,

入山

十二回
” 。

这是他三年任满离杭前
,

割不断

与灵竺的深情
,

专门人山进寺与僧人辞别时

写的 《留题天竺灵隐两寺》 一诗中的开头两

句
。

他第一次去灵竺是长庆三年的春日
。

灵

隐寺面对飞来峰
,

背倚北高峰
,

寺前有冷泉

潺潺流过
,

寺内寺外
,

林木葱笼
,

繁花盛

开
,

风景如画
,

美不胜收
。

寺内僧人闻知既

是新太守
,

又是大诗人
,

更是佛弟子的白居

易光临道场
,

无不喜出望外
,

竞相一睹
,

热

情接待
。

太守平易近人
,

诗人倾心空门
,

自

然很快就与僧人十分亲近
,

打成一片了
。

诗

人看到灵隐寺内的红辛夷花 (辛夷亦称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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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 ) 开得艳丽无比
,

香气沁人
,

犹如朵朵红

莲
,

不由诗情禅意勃发
,

信手拈出一首 《题

灵隐寺红辛夷花戏赠光上人》
,

诗曰
:

紫粉笔含尖 火焰
,

红燕脂 染小 莲

花
。

芳情相思知 多少
,

恼得 山僧悔 出

家
。

全诗既把辛夷花描绘得栩栩如生
,

活灵

活现
,

富有生气
,

又亦庄亦谐
、

风趣幽默
,

自然融人了
“

色空不二
” 、 “

欲色异相
”

的佛

学义理
,

禅意盎然
,

令人拍案叫绝
。

灵隐寺法幢高悬
,

法音宣流
,

道风整

肃
。

时有灵隐寺住持道峰法师精通华严
,

很

受诗人敬重
。

故道峰应邀去城内龙兴寺开讲

《华严经》 时
,

白居易曾亲临法席聆听
,

亲

见信众云集
,

法席隆盛
,

印象甚深
。

因此他

在应请撰写 《华严经社石记》 时
,

专门述及

道峰法师在龙兴寺开席
,

听众达数千人之盛

况
,

留下了珍贵的杭州佛教文化史资料
。

除

道峰外
,

当时灵竺的名僧还有道标
、

韬光等

一大批
,

他们都吸引着诗人不止一次地访游

灵竺
。

诗人流传千古的杰作是 《游天竺山》 :

一 山 门作二 山 门
,

两寺原从一 寺

分
。

东洞 水流西 涧 水
,

南山 云接北 山

云
。

前 台花发后 台见
,

上界钟声下界

闻
。

遥想我师行道处
,

天香桂 子 落纷

纷
。

诗中
“

两寺
”

即指下天竺寺与灵隐寺
,

均由西印度高僧慧理开创
,

历代高僧迭 出
。

下天竺寺原为翻经院
,

在飞来峰南
,

灵隐寺

在飞来峰北
,

诗人把灵竺两寺的地理
、

历史

联系与整个环境氛围十分形象
、

灵动
、

贴切

地表现与烘托出来了
。

还有一首 《游古天竺寺》 :

佛 国灵 山最深处
,

如来 于此 建清

都
。

五峰拱揖环屏障
,

四 面 云 霞列画

图
。

夜静光芒腾舍利
,

月 明台殿浸冰

壶
。

我来忧入金天界
,

三伏 炎蒸半 点

无
。

古天竺寺环境 十分清幽
,

乃避暑佳处
。

三伏天酷暑之时
,

诗人来到寺院
,

恍人佛国

天界
,

身与心顿觉清凉
,

热恼全无
,

何等惬

意
。

诗人曾专到天竺寺七叶堂避暑
,

并留有

《天竺寺七叶堂避暑》 一诗 :

郁郁复郁郁
,

伏热何时毕
。

行入七叶堂
,

烦署随步失
。

梅雨稍霏微
,

窗风正萧瑟
。

清宵一觉睡
,

可 以消百疾
。

暑热烦恼
,

身心百疾
,

一 了百了
,

真可

谓
“

治苦赖空门
”

也
。

有时他还忙里偷闲
,

留宿灵竺
,

品茗赏

景
,

饮酒赋诗
,

谈禅论道
,

颇为潇洒
。

《宿

天竺寺》 一诗即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 :

野寺经三宿
,

都城复一还
。

家仍念婚嫁
,

身尚系官班
。

萧洒临秋水
,

沈吟下 晚山
。

长间扰未得
,

逐 日且偷闲
。

诗人一有空闲方便即人寺游访
,

甚至留

宿
,

但诗人总有家事
、

公事牵缠
,

只能忙里

偷闲了
。

灵隐寺右
、

北高峰下的半山腰里有个山

坞叫巢构坞
,

唐代著名诗僧韬光禅师曾在此

建庵
,

后人称之为韬光庵
。

韬光是四川人
,

据说其辞别师父出去云游时
,

其师有褐
“

遇

天可留
,

逢巢即止
” ,

白居易守杭期间他刚

好游经巢拘坞
,

见此处清幽
,

恍然有省
,

即

按师命于此结庵安居
,

说法接众
。

白居易慕

其名
,

欲结为诗友
,

曾专门作诗邀其进城相

聚
。

诗曰
:

白屋炊香饭
,

荤腥不入家
。

滤泉澄葛粉
,

洗手摘藤花
。

青芥除黄叶
,

红姜带紫芽
。

命师相伴食
,

斋罢一甄茶
。

但韬光喜静
,

不欲进城凑此热闹
,

以诗

婉拒
。

诗云
:

山僧 野性 好林泉
,

每 向岩 阿倚石

眠
。

不 解栽松陪玉 勒
,

惟能 引水种金

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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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云乍可 来青峰
,

明 月难教下碧

天
。

城市不 能飞锡 去
,

恐舫莺咐翠楼

前
。

韬光确是个清净高僧
,

不陪玉勒 (玉

带
,

喻指朝廷官员 )
,

不媚世俗
,

惟种金莲

(喻指佛种善根 )
,

诗中还暗含对
“

莺喉翠

楼
”

的奢靡生活的规篇
。

传说白居易不但不

恼
,

反而对韬光更为钦敬尊重
。

禅师不进

城
,

太守上山访
。

白居易曾多次人山造访韬

光
,

韬光则素斋相待
,

煮茗相伴
,

两人切磋

佛法
,

吟诗酬唱
,

结为深交
。

一口烹茗井至

今犹在
。

白居易还为庵院题额
,

名
“

法安

院
” 。

北高峰下溪流上白居易下马上山必经

的石桥
,

后人呼之为白乐桥
,

此名一直沿用

至今
。

住持天竺寺的道标法师
,

杭州富阳人
,

7 岁于灵隐出家
,

少有奇才
,

在剃度前的严

格考试中拔得头筹
。

他曾在飞来峰之南的西

岭下构筑草堂
,

因此人称
“

西岭和尚
” 。

他

也是一位诗僧
,

名重一时
。

白居易来杭前后

都与其有交往
,

颇为投契
。

道标于长庆三年

在天竺寺坐化圆寂时
,

太守因政务缠身
,

尤

其是疏浚西湖工程正处关键时刻
,

实在脱不

开身
,

未能进山送别
,

深为遗憾
,

只得派人

送去挽嶂
,

以寄托哀思
。

诗人是个重友谊
、

重感情的性情中人
。

他与天竺南院的四位高僧亦有很深的友

谊
,

在 《题天竺南院赠闲元曼清四上人》 诗

中有
“

白衣一居士
,

方袍四道人
。

地是佛国

土
,

人非俗交亲
。

城中山下别
,

相送亦殷

勤
。 ”

可见他们的交往较多
,

交情颇深
。

诗人既钦敬有才气
、

善诗文的高僧
,

亦

佩服清心寡欲
、

刻苦修持
、

行头陀行的苦行

僧
。

他听说灵隐西峰有一勇猛精进的清头

陀
,

曾专门去拜访
,

并在 《题清头陀》 一诗

中描摹了清头陀苦修的情景
,

透出诗人深深

的敬意
。

诗曰
:

头 陀 独宿寺西峰
,

百 尺禅庵半夜

钟
。

烟 月苍苍风 瑟瑟
,

更无杂树对 山

松
。

他在江州司马任上认识并很投合的庐山

东林寺士坚法师来天竺云游参访
,

使诗人非

常高兴
,

二人曾多次晤谈
,

当得知士坚欲返

庐山的消息后
,

他又特地赶到天竺送行
,

并

留下了 《天竺寺送坚上人归庐山》 一诗
,

他

用诸法无常的义理将聚散看得很平常
,

把二

人的相会别离洒脱地说成是
“

与师俱是梦
,

梦里暂相逢
” ,

明白了梦幻人生 的道理
,

离

愁别绪也就容易化解了
。

白居易对灵竺的深深眷恋之情终于化为

一首清诗 《留题天竺灵隐两寺》
。

诗曰
:

在郡六百 日
,

入山十二回
。

宿 因月桂落
,

醉为海榴开
。

黄纸除书到
,

青宫招命催
。

僧徒多怅望
,

宾从亦排徊
。

寺暗烟埋竹
,

林香雨落梅
。

别桥怜白石
,

辞洞 恋青苔
。

渐 出松间路
,

犹飞马上杯
。

谁教冷泉水
,

送我下山来
。

他与杭州百姓包括灵竺的僧人们结下了

那么深厚的感情
,

他真不舍得离开杭州
,

辞

别灵竺
。

但是
“

黄纸除书到
,

青宫诏命催
” ,

皇命不可违啊 ! 一个
“

催
”

字
,

极为冷峻深

刻地表达了他
“

身尚系官班
”

的那种身不由

己的感受
,

他是多么不得 已
,

多么不情愿

啊 !

他不愿意走
,

随从也不愿意走
,

僧人们

又何尝舍得诗人离开呢 ?
“

僧徒多怅望
,

宾

从亦徘徊
” ,

这十个字把这种感情表达得多

么真切感人
。

体恤百姓
,

为民做了不少好事

的太守
,

与僧人更是意趣相投的
“

白衣诗

僧
”

要走了
,

僧人们无不怅然若失
,

而太守

的随从们也都徘徊不前
,

双方情真意切
、

恋

恋难舍的感人场景呼之欲出
。

在烟笼寺竹
,

雨落林梅的情景中
,

诗人

依依不舍地向一桥一洞一一深情辞别
,

他怜

惜着路桥上的白石
,

眷恋着山洞中的青苔
,

诗人不仅对灵竺的人们充满感情
,

而且对灵

竺的山山水水
,

无论是一草一木
,

还是一砖

一石
,

无不饱含着深切的情意
。

他还特地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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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了两片天竺奇石
,

携带身边以为纪念
,

并

吟诗一首
: “

三年为刺史
,

饮水复食巢
。

惟

向天竺山
,

取得两片石
。

此抵有千金
,

无乃

伤清白
。 ”

诗人把天竺奇石视为珍宝
,

两 片

石里凝聚着他多少深情与依恋啊 !

诗人既是潇洒超脱的
,

又是多愁善感
,

悲天悯人的
。

情与无情
,

人世与出世在好佛

的诗人
、

士大夫身上巧妙地统一起来了
。

皇

命不可违
,

不舍也得走啊
,

诗人渐渐走出九

里松间路
,

骑在马上捧起杯来
,

再吸一口甘

冽清心
、

回味无穷的冷泉水
,

不由感慨是谁

教冷泉水
,

一路送下山来啊? 冷泉水出自冷

泉亭下潺潺援援
、

奔流不息的冷泉
,

冷泉蕴

发 于灵竺群山
,

冷泉亭是最受诗人称誉的地

方
。

诗人撰写的名篇 ((冷泉亭记》 如是说
:

东南山 水
,

余杭郡为最 ; 就郡言
,

灵隐寺为尤 ; 由寺观
,

冷泉亭为甲
。

亭

在山下水中央
,

寺西南隅
。

… … 山树为

盖
,

岩石 为屏
,

云从栋生
,

水与阶平
。

坐而玩之者
,

可灌足与床下 ; 卧而钾之

者
,

可垂钓于枕上 ; 川又潺浚浚洁 激
,

粹冷柔滑
,

若俗 士
,

若道人
,

眼耳之

尘
,

心舌之垢
,

不待盆涤
,

见辄除去
,

潜利 阴益
,

可胜言哉
。

最余杭 而甲灵隐

也
。

美甲天下
,

回味无穷
,

不可胜言的冷泉

亭下的冷泉水
,

使诗人永远深藏着对灵竺最

深厚的情意
,

保留着对灵竺最美好的记忆
。

诗人在灵竺的佛缘诗情
,

深蕴于灵竺的

山水草木和殿堂亭阁
,

永远感染着在灵竺虔

诚奉佛的僧俗四众
,

启迪着到灵竺旅游观光

的男女老少
,

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
。

灵竺也永远忘不了诗人
,

有灵隐寺大殿内的

著灵楹联为证
:

古迹重湖山
,

历较名 贤
,

最难忘白

传 留诗
,

苏公判赎

胜缘结香火
,

来游初地
,

莫辜负荷

花十里
,

桂子三秋

文殊智慧之光

崔正森主编
,

宗教文化出版社 2 0 0 4 年出版
。

本书系 2 0 0 2 年召开的
“
五 台山佛教国

际文化学米会议
”

论文集
,

书中收录了会议论文 4 0 余篇
,

分别以
“

智慧之光
” 、 “

佛学

思想
” 、 “

佛教文化
”

几 个主题
,

论述 了五 台山的历史与现状
,

文殊菩萨信仰和开发五 台

熟茗薄嗒准省季梦参

I
R护芯。吸不g公̀石又,

:l
,n若五若犷汉交

山的建议等内容
。

中国佛教忏法研究
圣凯法师著

,

宗教文化出版社 2 0 0 4 年 出版
。

《宝庆丛书》 之一
,

朗宇主编
。

本书目

录如下 《论忏悔原语的含义》
、

《 <梁皇忏> 及其作者辨析》
、

《论天 台忏法的形成及其思

想》
、

《 <法华三昧忏仪 > 研究》
、

《 <圆觉经道场修证仪 > 新探》
、

《知玄与 <三昧水忏 )》
、

《论边才的忏悔思想》
、

《论善导的忏悔思想》
、

《善导礼赞仪新探》
、

《论唐代 的讲经仪

轨》
、

《论唐代律宗的忏悔思想— 以道宣与道世为中心 》
、

《唐代禅宗忏法新探》
、

《论弥

勒礼忏仪的演变与发展》
、

((论涅架会的成立 与展开》
、

《慈云遵式的忏法实践》
、

《楞严忏

法研究》
、

《藏传佛教的忏悔思想— 兼论能海上师的忏悔思想》
、

《论近现代佛教对经忏

佛事的反思与批判》
、

《论 中国佛教忏法的理念及其现代意义》
。


